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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故乡乡的的山山，，满满是是伤伤疤疤
无序开采已叫停，但难恢复的环境成村民心病

一直到大学，每次做自我介绍
时，我都会说自己是从山里走出来
的，这也是我曾自诩的资本。

小时候，我家所在村子以及周
边多个村庄皆处于群山环抱中，而
我所在的村庄更是三面环山。其
中，东山和北山由于地势较低且土
层厚，肥沃的地方会被种上地瓜；
南山地势高，悬崖峭壁，绿树映衬，
山鸡、野兔、狐狸等时常出没。

春天，我会邀上村中的小伙伴
一起到山上逮蚂蚱、捉飞蝗；到了
夏天，每逢雨后，我会拿着小篮子
到山上挖掘一种如同木耳的菌类
植物，作为菜肴；秋天，我与小伙伴
到山上摘蒲公英，然后站在高处，
鼓足劲吹飞；而冬天，尤其是在下
雪后，我们会来到山上滚雪球，从
高处滚到低处，看谁的最大，空荡
的山上尽是欢声笑语。

每每回忆时，这些画面会快速
在我的脑海中闪现，而老家的山就
是穿插其中的一条线。

记事起，村子周边的山上就已
有人放炮开山，对外销售石矿。当
时，由于开采工具较为简单，石矿
开采量不大，也未发现有何不良影
响，石坑也不深，倒是给我们提供
了“天然浴场”，开山取石后留下的
石坑积攒的雨水，清澈见底。

“厂中村”
厂里挣了三万元
地里仅刨出三千元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春节期间，五莲县于里村的老
李喝了两杯白酒，点燃了一支烟
卷，伸出两个手指头说：“我今年挣
了两个三，从厂子里挣了三万元，
地里刨出三千元。”

老李是就地转业的工人，在离
家1 . 5公里的工厂里上班，这个工厂
是为一家大型农用车厂做零部件
配送的。

“我村西头的地还被占用了两
分呢。”谈起这些年村周围工厂的
变化，老李深有感触，“以前镇上就
一个钢圈厂和五金厂，近10年来，厂
子越开越多，农民种的地也越来越
少，自留地锐减至1亩。”

地虽然少了，但是他的收入却
上来了。“今年我就拿出了一部分
钱给孩子买了辆汽车。”

让老李苦恼的还有饮用水问
题。“腊月二十八，骑着车子赶了一
段山路去一个山沟沟里提了2桶水，
孩子要从外地回来，要准备点好水
喝。”老李说，祖辈传下来的饮水井
里的水不能喝了，“饮牲口，牲口也
会生病，所以家里的井就填了。”

其实苦恼的不只是老李一家，
围绕在镇里周围的5个自然村，已经
被大大小小的工厂给包围了，记者
驱车驶过大约有20多家工厂，其中
大多数是给汽车零部件加工制造
的企业，有的甚者将工厂开到了村
子里面。

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写老家的山，每每提笔却无从写起。今年春节回老家，父亲又念叨：开山留
下的空壳该咋办？还是动笔了。2015年春节后，巨野县核桃园镇对辖区内的大小山头实行全面封山，持续
了20余年的山矿开采，终于画上句号。但，留下的“伤疤”，却在短时间内难以抚平。

家乡的山

曾是自诩的资本

我上初中开始，一些“聪明”的
村民和外来者开始在石矿区域安装
粉碎机，将石矿打碎成石子，对外销
售。由于利润可观，越来越多的石子
厂遍布村子的东山、北山和南山，虽
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发展，
其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首当其冲的便是道路，越来越
多的外来车辆前来拉取石块或打
碎的石子，而一些司机为了多拉，
不惜改装车辆，超载拉货，一条条
平坦的道路被碾轧得崎岖不堪，然
后重修，之后再轧坏。

而最让周边村民饱受痛苦的
便是空气污染。大量石子厂加班加
点露天生产，致使粉尘污染严重，
即便是白天，四周也是灰蒙蒙的。
早上晾晒的衣物，傍晚时，粉尘遍
布。在初中课堂上，老师曾说过一
个笑话，他在巨野汽车站坐客车回
镇上时，不用看客车目的地，只要
用手在车身上一擦，根据灰尘多
少，就知道该坐哪辆车。

上了高中，我便离家住校，每
次坐车回家快到镇上时，人们都不
约而同地关上车窗。或许我长时间
在外的原因，每次回家后的第二
天，扁桃体便毫无征兆地发炎，嗓
子不适，父母便劝我早日返校。此
时，老家的山成为我躲避的对象。

粉尘最多的车

就是回俺镇上的

后来，当地政府部门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开始对非法盗采山石
行为进行打击，但屡禁不止。

直至2015年年初，核桃园镇就
全面封山下达通知书。持续了20余
年的山矿开采终于熄火了，这对周
边的村民而言，无疑是一大幸事。

春节期间，再次来到老家的东
山和北山，当时便被惊呆了：原来郁
郁葱葱的山坡，如今是白花花的裸
露碎石，因矿石开采而形成的刺眼

“伤疤”随处可见。山顶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如同陨石碰撞地面形
成的巨坑，浅则5米，深则10余米。四
周为悬崖峭壁，不断有石块跌落。

由于山脉纵向开采过度，即便
到达地下水层也继续往下，致使地
下水不断从岩层中流出，积攒形成水
潭。在北山，还有一处多个山头被开，
相互连通，形成一片较大的水域，水
深难以估计。据附近村民讲，几乎每
年夏天都有孩子在该池塘中溺亡。

站在北山向南望去，原本高耸
的南山也已被削平，只留下根类似
柱子形状的余脉。

如今，山虽已被封，而如何处理
开山取石留下的石坑却杳无音讯。将
来，这些石坑会被合理开发利用，还
是任由其继续荒废，充满安全隐患，
已成为周边村民心中的一块心病。

山顶被挖没

遍地积水潭

本报记者 赵念东

记者老家所在的农村北山，有多个山头被挖，相互连通，形成一片较广的水域，水深岸陡，经常有人溺亡。 本报记者 赵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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